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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是念叨一首民谣：“腊八，祭灶，新年
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破毡帽……”确实如
此，过了腊月初八，家里大人们就开始忙着储备年货了，最
喜欢跟着爸爸去洧水路的菜市场逛逛，和菜贩、鱼贩们讨价
还价。

那时候，最期待年三十晚上，爸爸妈妈连夜煮肉、炖排骨、
炸各种各样的油食。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锅炖肉出锅时，妈妈在
厨房冲正在看春晚的哥哥和我喊：“谁来啃骨头？”我俩就噌地
一下跑过去，去争肉比较多的骨头来啃。

我们小时候，城市虽不大，却有两三个游乐场。每年初
一吃过午饭，我就和表弟表妹们去玩遍所有的游乐场，吃遍
各处的棉花糖。一直到华灯初上，玩累的我们才依依不舍
地回家。除此之外，还有元宵节晚上的灯展。每年正月十
五、十六的晚上，整个人民路中段会摆满各式各样的彩灯，

有 八 仙 过 海 、西 天 取
经、葫芦娃……五彩缤
纷、眼花缭乱，人群熙
熙攘攘，好不热闹。

一个又一个的新
年到来又逝去，我们一
边成长一边遗忘，但总
有些温暖的味道是我
们割舍不下的，现在想
来，应该就是父母给的
浓浓的爱的味道。

上世纪 50 年代
初 ，新 中 国 刚 刚 成
立，农村过年最重要
的活动是敬神。我
们村子 300 多口人，
有土地爷、大成爷、
观 音（百 姓 叫 老 奶
奶）三座庙。土地庙
规模小，香火一般；
我们村紧邻双洎河，

“大成爷”据说是使
船人家敬的神；老奶
奶庙规模大，又有场
地，因为观音送子，家家祈求多子多福，
所以香火最旺。

过了腊月二十三，村里人就开始筹
备过年，搭秋千、扎鳌山、组织文艺活
动。扎鳌山在年前两三天开始，以高粱
秆为骨架，插柏枝，放油灯，结彩绸，这大
概与“求子”和希望独占鳌头有关吧。年
三十晚上吃饺子，还要敬天地全神，家家
端着饺子碗到老奶奶庙前倒上一些饺子
汤，并说些祝福祈求之类的话。

晚饭后敬神开始，妇女们带着香纸
和烧制的瓷娃娃，虔诚地在奶奶神像前
上香、烧纸、磕头。男子们敲锣打鼓踩高
跷，围着鳌山扭啊唱啊，鳌山上几十盏油
灯通明闪亮，庙前纸钱熊熊燃烧，庙里飘
出袅袅香烟，成年人围成圈随着踩高跷
人的表演，小孩子钻进圈里又蹦又跳，这
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如今，这种过
年敬神活动，只能留在记忆中。

小时候，过完
八月十五就开始掰
着手指头数日子盼
过年，心想天天过
年该多好。那时对
过年的印象就是：
有好东西吃，有新
衣服穿。在爆竹声
中和小伙伴们捂着
耳朵乱蹦乱跳，捡
拾断捻的鞭炮，身
穿新衣、辫子上插
着纸花的小女孩跟

在我们几个小男子汉后面怯怯地不敢靠
前。大人们都忙着打扫房间、贴春联、挂摇
钱树、油榨蔬菜、剁水饺馅……当然，还有漫
天遍野的雪，和小伙伴们穿梭在雪地里堆雪
人。崭新的棉鞋被趟得湿透，双脚冻得通
红，母亲便责怪着给脱下来放在火盆上烤
干。这样的场景朴实温馨。

过年最有乐趣的莫过于放鞭炮。当时
农村条件差，玩的主要是“百子鞭”，还有检
来断捻子的俗称“瞎炮”。从中间折断露出
里面的药硝灰，几个围成一圈或各种图形，
用香火点燃，胆小的孩子捂住耳朵远远地躲
起来，药硝灰遇香火点燃瞬间燃烧，炸得到
处乱蹦，增添了不少童趣。大的鞭炮主要是
晚上几个人躲在墙或大树后面，等有大人路
过时突然点燃扔到他们跟前，吓得对方惊慌
失色，然后轰笑着四处跑散。

现在生活水平慢慢提高，每天都像过
年，年味也慢慢淡了。十几岁的女儿也懒得
帮着贴春联、打扫房间。也许过年对于她们
来说是一桌比平时丰盛的年夜饭，很难再寻
找到我们当年的乐趣。

新年临近，年味渐浓，而对于各个年龄
段的人们来说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儿
时的无忧无虑，在长大后变为责任和担
当。还记得那些儿时的快乐新年吗？
看看他们的回忆能否和你产生共鸣！
新郑播报 李显文 邓春丽 崔靓 整理

80后唐小利:
和哥哥抢肉骨头啃

80后高天亮：
最大的乐趣是放鞭炮

40后柴军朴:
祭祀是全村的大事

我出生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那时不
像今天，揣着钱到超
市什么都能买到。每
逢过年，走亲串友都
要送馒头，所以我家
每年腊月二十八都要
发面蒸馒头。

每年腊月二十八
早上，公鸡刚打鸣，妈
妈就把我叫醒，洗漱完
毕后把发好的面从缸
盆里搬到面板上，用力
搓揉面团。妈妈把我揉好的面，圆成馒头、
卷成油卷，上锅蒸熟后串亲戚用；也会按家
乡的规矩，团成“麦垛”。“麦垛”预示着来年
麦子大丰收，麦粒堆成小山垛，用面袋装起
来。这不同形状的馒头，蕴含着家乡人的
美好希冀。再往后就是过油货、煮肉、炖
菜、盘饺子馅，样样就绪后，过节待客就省
事多了。

那时，小孩子的拜年方式最为有趣。
大年初一大清早，孩子们不用叫就起床，
穿上新衣，呼朋唤友，走东串西，给村子里
的爷爷奶奶、伯父叔叔、婶子大娘们磕头，
讨到一些核桃、大枣、花生、糖果等，这些都
是孩子们的最爱。村子不算大，百八十户
人家，走一遍一个上午就过完了。遇到其
他孩子们时，总会自豪地拍拍口袋，显摆
自己的“收获”，这是儿时的我们最幸福的
事了。午饭时，妈妈把盘盘碟碟摆上餐

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
吃边聊，其乐融融。

在我记忆里，每逢过年，大
人们便早早起床，抓出关在笼
子里的公鸡，把菜刀磨得锋
利，杀鸡不能补刀，一刀见血是
最吉利的。鲜红的鸡血滴在碗
里，滴在祭祀的冥纸上。灶旁
的风箱“呼呼”送着气，锅里的
蒸笼冒着热气，菜肴在铁锅里
打滚，案板上的腊肉骨头被刀
斩得啪啪作响，院子里到处洋
溢着清香！这是盼望已久的味
道，是妈妈的味道，更是吉祥的
年味！我们踮着脚把春联贴在

门框上，大红灯笼也挂上了，水缸里的水也担满了，院子里
打扫干净了。

有句老话，三十晚上洗洗脚，到处赶得早。所以除夕晚
上的脚洗得越干净越好，会在来年交上好运，赶上口福，谁
家吃肉你都能赶上。肉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所以人人都
拼命把脚丫子洗得更白净！除夕之夜，万家灯火，黑白电视
里的联欢晚会载歌载舞。人们都在守岁，厨房灶膛里的火
也不能熄灭。

大年初一，孩子们吃完早饭给父母磕头拜年，得了压岁
钱跑去街上买鞭炮。女孩儿跳起绳，妇女们嗑瓜子拉家常，
男人们在打长牌，老人们啪嗒啪嗒吸着旱烟……不一会儿，
耍龙灯的来了，人们迅速围成一个圈。人们随着清脆高昂
欢快的唢呐声扭动着腰肢，新年的气氛像酒一般浓烈。

70后代进增：
三十晚上洗洗脚，到处赶得早

年味是个什么味儿?
放鞭炮、穿新衣、做糕团
新郑人回忆儿时的新年

我对过春节
有印象是在六七
岁。那时，妈妈
会蒸一种枣花糕
用来祭祖。还有
每逢我有重大的
升学考试等，妈
妈 都 会 蒸 糕 祈
祷，而且故意不
把糕蒸熟，妈妈
说 是 为 了 让 我

“高升”。
大年三十是

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候，我小时候不爱看春节
晚会，只等着饺子熟了，就该我放鞭炮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期待，那就是穿新衣
服，小时候家里穷，过年时才能做件新衣服，
年前不能穿，要等到年三十晚上才给拿出
来。睡觉前，妈妈把新衣服拿出来，我闻着
那淡淡的棉布香味入睡。

大年初一听到炮声就起床了，穿着新衣
服跑出去，和几个同龄的孩子给长辈们拜年
了。大人们有时候故意逗我们，不把头磕响
了不给礼物，虽然可能只是一颗糖或一把花
生，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特别的礼物了。
孩子们在这一天几乎是想干
什么就干什么，家长不会过
多干涉。儿时的春节留在记
忆里却永远忘不了。

90后卢捷：
最期待穿新衣服


